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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图知识组织:需求、框架及实践

齐小英　 杨海平

摘　 要　 历史地图是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信息隐含在由多种元素组成的复杂网络中。 为了高效发挥历史地图的

地理空间表示作用,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与证据价值,需要构建统一的历史地图知识组织框架与语义组织

模型。 本文从形态描述需求、内容描述需求、地理知识服务、文化知识服务、证据知识服务五个维度对历史地图的服

务目标进行系统分析,获得“读图者”与“资源管理者”对历史地图的知识组织需求。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包含历史地

图文本化、概念识别、本体构建以及知识关联路径与关联模式等核心环节的历史地图知识组织框架,并阐述各环节及

其之间的核心含义与逻辑关系,形成了历史地图的结构化、数据化、语义化组织机制。 本研究为历史地图提供了完整

的语义描述范式,丰富了多源异构信息载体的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 图 3。 表 5。 参考文献 41。
关键词　 历史地图　 知识组织　 知识关联　 本体　 语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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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要求档案、
方志、古地图等工作主管部门加强本领域古籍工作,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的研究和实

践,统筹古籍数字化版本资源建设与服务,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和中国古籍版本目录知识系统建设,着
力构建古籍知识服务体系。 在历史地理学科领域,历史地图指“今人”以其所在时代的当代地图为底图,
依照“今人”的需要,以历史上某一年代或时期的地理状况为内容,以地图形式呈现的学术性成果[1] 。 本

文的“历史地图”是宏观层面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地图统称,包括古地图、舆图、其他类型地图以及上述

所指历史地图等,是古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地图是记录时空分布的载体,也是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与重要的领土划分证据。 对历史地图进行知识组织不但能够高效地发挥地图地理空间表示的作

用,更能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与证据价值,提供多元的知识服务。
在大数据与新文科背景下,知识服务对数据组织有特定的要求,不仅需要通过数据间的关联形成知识,

更需要在知识服务的框架下构成知识组织体系[2] 。 因此,发挥历史地图资源价值的关键在于历史地图的数

字化、数据化以及知识化,其核心环节是构建历史地图的知识组织框架与语义组织模型。 目前,各行业和各

领域根据自身需求已经发布了很多知识组织与服务的标准[3-4] ,且随着用户对知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
领域知识组织方法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知识组织的对象也从文献[5]逐渐拓展至视频[6] 、图像[7-8] 等各类

信息载体。 部分学者针对历史地图开展了基于元数据、文本注释、图像识别的地图知识挖掘[9-12]以及基于

本体和语义规则的地图语义分析[13-15] ,但由于用户知识需求的内容和需求表达的详略程度各异、研究路径

不一等问题,目前尚未形成系统且满足各方需求的历史地图知识组织理论和方法。 与用文字直观表示信息

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不同,历史地图所表达的信息隐含在线画、影像、符号、数字及其关系之中,并与地图来源

信息、图例、比例尺、投影方法、坐标、注记文字等形成复杂的信息网络,需要经过读图者提取与整理才能获

取有效信息。 现有数据库对于历史地图的索引与描述规则主要针对著录资料来源及包括文献细节项、载体

形态描述项等在内的书目信息,对于历史地图深层次内容语义的表示能力不足。 同时,由于历史地图信息

的特殊性与隐含性,现有针对历史文献与档案的知识组织模型无法直接应用在历史地图知识组织。 除了信

息的挖掘与表示以外,语义信息的共享以及智能重用也是历史地图知识组织的主要挑战之一,建立地图与

地图、地图与其他信息载体之间的知识关联是新文科背景下知识组织的发展趋势,故需要构建一套统一、规
范的历史地图知识组织框架,实现历史地图资源的序化与关联。

为了推动历史地图资源数据化与关联化,支撑历史地图的知识服务,本文围绕历史地图知识组织

的用户需求,提出历史地图的知识组织框架,阐述知识组织的实践与服务路径,形成历史地图的结构

化、数据化、语义化机制,丰富多源异构信息载体的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

1　 历史地图知识组织的需求阐释

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服务于特定的应用目标,历史地图知识组织也需要立足于用户需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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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一书中,“用户需求”的定义为:“用户对各种信息及相关服务的要求的

总称,充分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是做好图书情报服务工作的前提。”不同的需求主体(用户),对于历

史地图知识组织的需求层次和目的不同。 “读图者”往往关注历史地图内容的结果呈现,强调内容描

述的细粒度、多层次、多角度、精准化;“资源管理者”主要关注历史地图的资源建设、内容揭示和全面

整合,构建满足“读图者”需求的知识内容和资源体系。 但在实际工作中,“读图者”和“资源管理者”
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也存在“读图者”本身就是“资源管理者”的现象,二者关于历史地图知识组

织的需求较统一。 因此,本文重点强调“读图者”与“资源管理者”关于历史地图知识组织的知识描述

需求与知识服务需求,而不对二者需求进行详细区分。

1. 1　 知识描述需求

以往建立历史地图数据库的目的在于对地图进行保存、分类与检索。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读图

者”需求的不确定性、动态性与个性化,“资源管理者”不但要为“读图者”提供关于该历史地图“来自

哪里”“由谁绘制”“如何绘制”等浅层形态问题的解答,更要回答该历史地图“有什么”“说明什么”等

深层内容问题。 由此可见,用户对历史地图知识组织的知识描述需求应包括形态描述需求与内容描

述需求。
1. 1. 1　 形态描述需求

表 1 总结了现有数据库与元数据描述规范中关于历史地图的元数据描述项。 尽管不同数据库和

描述规范的元数据核心元素及数量略有差别,但均集中于历史地图的来源、收藏和馆藏信息(包括题

跋印记、获得方式、馆藏号等)和历史地图的客观属性(名称、出版机构、类型、性质、色彩、图幅等)。
本文将上述信息统称为形态描述。 形态描述需求是对历史地图的显性形态化知识的必要描述,往往

与历史地图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密切相关,是用户认识历史地图价值的初始标准。 因此,历史地图知识

组织必然要对地图的形态描述需求进行知识表示,以此作为历史地图检索、分类与关联的数据基础。

表 1　 历史地图元数据描述项

数据库及元数据描述规范 描　 述　 项

美国国会图书馆历史地图数据库 名称、描述、贡献者、出版时间、主题类型、分类号、馆藏地、馆藏号、格式等

大卫·拉姆齐历史地图数据库 名称、出版信息、类型、尺寸、比例尺、国家、主题、分类号、描述等

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历史地图数据库
 

名称、出版者、创建时间、格式、类型、主题、来源、标识码等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历史地图数据库 编码、名称、出版时间、馆藏地、馆藏号、保存格式、状态、评论等

DC 元数据
日期、创建者、主题、出版者、类型、描述、其他责任者、格式、来源、权限、标
识符、语种、关联、覆盖范围等

VRA 元数据 格式、方法、材质、地域、年代、主题、创作者、关系、版权构成等

舆图元数据
题名、责任者、日期、出版者、附注、相关资源、主题、时空范围、语种、类型、
标识符、馆藏、收藏、版本、载体形态、制图、权限等

中国国家图书馆:《舆图要录》 图名、著者、版本源流、绘制及出版年代等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古历史地图 编码、名称、来源、出版时间、描述、贡献者、类型、主题词、语种、格式、比例尺等

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地图数位典藏 名称、性质、类型、贡献者、出版时间、保存状况、处理状况、管理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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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国家图书馆舆图元数据规范与著录规则》 (2014)所提出的舆图资源内容和形式特征的

元数据标准[16]为基础,综合表 1 中的元数据描述项,总结出形态描述需求的具体内容包括基本属性、
收藏属性、文物属性、制图属性以及出版属性,具体细分项如表 2 所示。 相比表 1 中的描述项,本文所

提出的形态信息增加了来源(私人收藏、个人购买、网络下载)、保存(文物级别、破损级别)、参数(画

幅、色彩、尺寸、投影方法、地形表示法、坐标系)以及数量(幅、册、种、件、本)等描述项,进一步反映历

史地图的制作背景、制作技术以及文物价值等。

表 2　 历史地图形态描述需求细分项

内　 容 元　 素 元素修饰词 内　 容 元　 素 元素修饰词

基本属性

收藏属性

名称( title)

语言( language)

形式( form)

类型( type)

日期(date)

来源(source)

图名

译名

语种

单图

插图

挂图

地图集

行政区划图

疆域变迁图

自然资源图

地形图

航海图

……

绘制日期(年号)

绘制日期(公元)

出版日期(年号)

出版日期(公元)

修订日期(年号)

修订日期(公元)

私人收藏

个人购买

网络下载

收藏属性

文物属性

制图属性

出版属性

馆藏(collection)

保存(protection)

参数(parameter)

机构(agency)

记录( record)

数量(quantity)

馆藏单位

馆藏地址

馆藏 URI

馆藏号

文物级别

破损级别

画幅

色彩

尺寸

投影方法

地形表示法

坐标系

出版者

出版地

卷号

页码

版本

幅

册

种

件

本

1. 1. 2　 内容描述需求

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一系列的信息转化行为变得容易,但应尽量减少核心信息

的损失[17] 。 因此,历史地图的内容描述应围绕其核心内容展开。 地理概念是认知空间的要素,地图

符号语义即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实际地理概念或空间特征的含义,地理概念和地图符号语义是相互依

存的,地理概念为地图符号提供了语义基础,而地图符号则通过其语义内容来传递地理概念,这种相

互作用构成了地图作为地理信息传递工具的核心[18-19] 。 因此,历史地图的知识组织应着重关注深层

次的语义知识,即内容描述需求,以弥补形态描述信息在表示历史地图的绘制背景、绘制立场、绘制目

的、绘制价值等内容上的不足。 内容描述要求知识组织者对历史地图抽象符号表达的隐性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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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显式表示成具有明确语义的知识元。 历史地图的内容描述需求可以细分为空间知识、图例知

识、颜色知识、线画知识、注记知识、附图知识与分类知识,具体阐述如下。
(1)空间知识

历史地图的基本功能是记录并描述由点、线、面所表达的空间属性与关系,空间知识是历史地图

内容描述的基本内容。 空间知识具体可以分为点(地点)、线(界线)、面(空间关系)。 其中,地点指

历史地图上所标注的各种地理实体对象;界线指历史地图上所绘制的各种区域、海域所涉及的国界

线、省界线、行程线、航线、洋流线、风向线以及贸易线等;空间关系指历史地图中所表示的各种拓扑关

系(如在……之内、在……之外等)、方位关系(如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与度量关系(如距离)。
地点、界线与空间关系知识不但可以用于常规地理知识服务,更能构成历史人文演变与领土主权历史

归属分析的空间基础,以作为文化知识服务与证据知识服务的空间知识要素。
(2)图例、颜色与线画知识

图例知识标示历史地图各种抽象符号和元素的意义,是“全图之精神” [20] ,各种线段的含义往往

在图例中标示出来。 颜色知识指图中文字、地点、区域以及海域的绘制颜色,例如,采用红色注明某地

名;采用中国本土米黄色标绘某岛屿颜色。 线画知识指历史地图中绘制的各种场景或图案(如正在

航行中的帆船),在地图中具有一定的语义解释作用。
(3)注记知识

注记既包括历史地图上体现对象的名称、性质、数量等特征的“名称”注记,也包括历史地图上体

现与对象相关的背景、事件、价值等特征的“说明”注记。 历史地图上的注记知识可以看作地图图例

的另一种形式,是地图符号的补充,往往反映一般符号难以传递的信息。 例如,《太平洋现势图》在海

域中标明了“危险地带”“破船残骸”“码头遗址”等字样,直观表达了海洋地理、遗址分布等信息。 此

外,与历史地图本身相关的文献、条约等文字,也可看作历史地图的附加说明注记。
(4)附图知识

附图指历史地图上绘制的“特定范围内的地图”,一般位于地图的左下角或右下角。 附图包含了

比主图分辨率更高、粒度更细的各种知识,往往能够清晰地表达主图无法表达的地理关系。
(5)分类知识

分类知识指基于权威的分类法体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历史地图进行分类,主要表现为

一组分类代码。 由于每一张历史地图可从不同角度解读,故分类号可以有多个。 例如,1905 年出版

的《印度洋自然地图》,既属于 K993(各国地图),也属于 P98(自然地理图),还属于 P724(印度洋)。
历史地图分类知识便于用户快速掌握历史地图的性质与主题,进一步实现语义分类。

1. 2　 知识服务需求

国内外有关历史地图的知识服务应用广泛,总体包括地理知识服务、文化知识服务、证据知识服

务。 这三类知识服务是我国历史大数据资源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要环

节,是当代新文科建设的学术前沿[21] 。
(1)地理知识服务

历史地图的地理知识服务指通过建立核心地理要素之间的知识关联,表达复杂的时空关系并实

现自动推理[22-23] ,以支持地理位置查询与地理特征分析等服务。 由于历史地图元素是空间对象的抽

象符号,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语义不确定性,计算机无法直接识别由地图元素相互组合所表达的深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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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因此,如何将历史地图语义知识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结构化信息,是解决地理信息语义不确

定性、语义共享和互操作问题的关键[24-25] 。 例如,基于地理信息技术实现古今地图配准与映射,构建

统一的地理定位坐标系统与时空关联模型,实现对某幅未标注经纬度的历史地图中的地点进行定位,
支撑特定地点古今位置空间对比分析与地名演变研究。

(2)文化知识服务

历史地图的文化知识服务指通过挖掘历史地图蕴含的人文历史信息,溯源考证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
社会经济变迁等,从而发挥历史地图的文化遗产价值。 例如,《宋代南海交通图》标绘了菲律宾、占城、三打

根、渤泥、婆罗洲、真腊等国,注记包括玳瑁、丁香、胡椒、檀香、象牙、麝香、犀角等物品,反映了我国宋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商业文化。 又如,《郑和航海图》包括 20 页航海地图、109 条针路航线、4 幅过洋牵星图,体现了

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海洋地理科学水平。 除此之外,也有如《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与《东洋南洋海道

图》等海道图,以黄色圆点组成弦月状(注记“气”)和长条状的岛屿(注记“长沙”“石塘”)[26] ,这种山水画式

地图,色调和谐、层次有别,蕴含极大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明朝海上文学文化分析价值[27] 。
(3)证据知识服务

每一幅历史地图都是国家版图的重要表现形式[28] ,是国家领土主权归属的有力补充证明。 众多

历史事实证明历史地图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证据作用[29] 。 历史地图的证据知识

服务指将地图知识组织成证明特定历史事实的证据链条,以构成划定领土归属的历史和法理基础,用
于佐证地域归属、解释边界条约等。 影响历史地图证据效力的五个因素包括地图是否清楚地反映国

家主权意图、地图制作是否精确、地图本身是否足够中立客观、一国官方地图是否前后一致、一国地图

是否得到国际社会以及利害关系国家的承认或默许等[30] 。 在国际法院判决的领土及边界争端实际

案件中,几乎都涉及大量的历史地图证据[31] ,例如 1928 年美国 / 荷兰的“帕尔马斯岛主权争端案”、
1986 年“布基纳法索 / 马里边界纠纷案”、1999 年“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案”等。

综上所述,地理知识服务、文化知识服务以及证据知识服务不但要求充分挖掘和分析历史地图包

含的形态知识与内容知识,还需要将多幅历史地图知识关联成知识网络,以满足“读图者”与“资源管

理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历史地图知识需求。

2　 历史地图的知识组织框架

知识组织以知识的有效转化与服务为目标,历史地图的知识服务应与“资源管理者”和“读图者”的
知识描述需求和知识服务需求相匹配。 因此,整个历史地图知识组织框架紧密围绕用户知识描述需求

和知识服务需求进行设计。 本文提出的历史地图知识组织框架如图 1 所示,此框架围绕“资源管理者”
和“读图者”两类用户的知识描述需求和知识服务需求,以知识表示和知识关联两个阶段为指导路径。

知识表示是将单幅历史地图的抽象信息转换为具有明确语义的知识单元,并抽取出核心概念与

语义关系的过程,包括历史地图文本化、概念识别以及本体构建等环节。 历史地图的信息隐藏在抽象

符号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历史地图信息,地图的语义文本成为恢复任何语义歧义和构建历史与当前

地理空间之间关系的必要条件[32] 。 在进行概念识别之前,必须将难以分析的符号转换为可计算、可
分析、具有明确语义的文本,即历史地图文本化过程。 整个历史地图知识表示过程如下:首先从抽象

的历史地图符号中提取出具有明确且最小单位的知识元,将其显式表示成结构化文本之后,进行句子

级别的知识单元解析;之后,再从句子级别的知识单元中识别语义角色并抽取语义依存关系,进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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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识别;最后,采用自顶向下的原则进行概念整合或分解,建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构建历史地图本

体模型。
知识关联指在创造和利用知识的活动中,知识因某种内在或外在的联系而显示关联的行为及状

态,是语义信息上的多角度、多层次关联[33] 。 历史地图的知识关联强调由单幅或多幅地图共同呈现

综合知识,将历史地图中蕴含的语义重组成语义更丰富、逻辑层级更深、价值更高的知识网络,以满足

知识服务需求,具体包括内部关联与外部关联两种关联路径以及基于概念与基于实例两种关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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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史地图知识组织框架

2. 1　 历史地图文本化

针对历史地图的结构化文本生成,本文提出了由文本结构与生成方法组成的一套文本生成规则,
如图 2 所示。 该规则的基本原理是:首先,构造基于地图解读文本特征的历史地图结构化文本结构,
以保证生成的文本具有完整的信息结构;其次,根据国家颁布的地图领域官方文件与相关地名词典

等,构建大规模的历史地图领域语料库,为历史地图结构化文本生成提供科学且规范的地名表达依

据;最后,根据历史地图结构化文本结构,采用半自动化方法,即人工与机器协同的方式,对知识描述

需求与知识服务需求所涉及的所有信息单元进行融合,最终生成结构化文本,实现历史地图的信息转

化。 为了确保生成的结构化文本的权威性与准确性,需要通过历史地图领域专家的评估与审核,进行

结构化文本的迭代与优化。
其中,“地图形态描述”记录了历史地图获取渠道、收藏信息、制图背景和出版信息等,主要涉及

时间、机构、人物、背景以及技术特征等,属于基础语义层次。 “地图内容描述”客观记录了历史地图

中存在的事物,是对地图空间和元素层级的描述,主要涉及空间、图例、颜色、线画、注记、附图等,这些

内容元素相互结合可以初步还原地图的基本结构,属于核心语义层次。 “地图价值描述”则代表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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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图的延伸价值,即针对历史地图在地理知识服务、文化知识服务、证据知识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

用,例如表明、说明、反映、体现、证明等,属于高维语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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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史地图结构化文本生成规则

本文以国内外图书馆的 456 幅历史地图作为数据集开展知识组织实践,该数据集共涉及 6 种语

言,7 种类型以及多种比例尺,出版时间横跨 4 个世纪(17—20 世纪)。 首先,根据知识描述需求与知

识服务需求,分别提取 456 幅历史地图中的形态信息单元、内容信息单元、地理信息单元、文化信息单

元、证据信息单元。 其次,根据历史地图结构化文本生成规则,采用人工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每幅

历史地图的所有信息单元进行融合,生成所有历史地图的结构化文本,经过专家评估与审核之后,对
结构化文本进行优化。 最后,为了保证句子在结构和语义上的完整性,以句号作为结构化文本的解析

依据,对生成的结构化文本进行解析,最终获得 1
 

368 个有效的句子级别知识单元集。

2. 2　 概念识别

将句子级别的知识单元解析成核心概念的过程,即概念识别。 概念是构成特定领域基本知识框

架的语义角色类型与语义依存关系。 在语言学领域,语义角色类型是根据句中名词与动词的语义关

系而抽象出来的角色类型,包括中心语义角色与外围语义角色[34] 。 中心语义角色又包括施事、受事、
与事、主事 / 客事与致事。 其中,施事表示行为的主动发出者;受事表示因施事动作行为受到影响的事

物;与事为事件的非主动参与者;主事 / 客事为性质状态发生变化的主体;致事包括时间或变化的引发

者。 外围语义角色即不是句子必需的成分,主要包括工具、时间、处所等,分别指代动作、行为所凭借

的器具、场所与时点。 上述各角色类型与领域核心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语义依存关系指句子中的

“动—名关系”,这些谓词往往阐述角色类型之间的动程、性质与使动关系,起到关联语义角色的作

用,是体现语句含义的关键词。 因此,通过语义依存分析,可以从知识单元中解析出语义角色类型与

语义依存关系。 本文使用 Pyltp 依存句法工具包[35]对 1
 

368 个知识单元进行语义角色识别和语义依

存关系抽取,共获得 8 种语义角色类型与 7 类语义依存关系,分别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从表 3 可知,历史地图的语义角色类型包括时间、参与者、空间、程度、方向、数量、范围、方式。 其

中,空间、参与者、时间语义角色的频次最高,其次是范围、方向。 由此可见,空间、参与者、时间可作为

历史地图中的核心概念。 从表 4 中可知,历史地图的语义依存关系包括核心关系、并列关系、先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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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后继关系、否定标记、关系标记、依附标记。 其中,核心关系包含的语义关系类型最丰富,主要包括

标注、绘制、表示、命名等历史地图中的核心关系;并列关系与关系标记主要包括“在……之间、及、
和、与、在……内、在……范围、在……附近、在……四周”等用于表达历史地图中空间的关系;先行关

系与后继关系主要包括“利用……改绘、以……描述、由……改为、由……组成”等用于表达历史地图

中具有的逻辑关系;否定标记与依附标记主要包括“推断……没有、并不是、未说明、不能证明、错误

标注、说明了、反映了、阐明了”等用于反映历史地图价值的关系。

表 3　 历史地图的语义角色类型

角色类型 数　 量 标　 签 句子级别的知识单元示例

时间 403 TMP 郑光祖于[1839 年
 

TMP]所编撰……
参与者 912 ARG [陈铎

 

ARG]编著《广东省明细全图》……
空间 1

 

241 LOC 店员从[浙江吴兴
 

LOC]收购……
程度 57 DGR 中国现存[最早 DGR]的一幅全国地图……
方向 79 DIR 画了一条[自东北向西南

 

DIR]飘荡的风帆……
数量 64 QTY 《郑和航海图》绘制了[109 条 QTY]针路航线……
范围 90 EXT 标绘了[我国沿海 EXT]的航线……
方式 48 MNR 用[黑色线条 MNR]标绘航路……

表 4　 历史地图语义依存关系

关　 　 系 标　 　 签 示　 　 例

核心关系 Root 标注、绘制、表示、命名、公布、出版、记载……
并列关系 eCOO 在……之间、及、和、与……
先行关系 ePREC 利用……改绘、以……描述……
后继关系 eSUCC 由……改为、由……组成、用……标示、采用……标注……
否定标记 mNEG 推断……没有、并不是、未说明、不能证明、错误标注……
关系标记 mRELA 在……内、在……范围、在……附近、在……四周……
依附标记 mDEPD 表明、说明、反映、体现、证明……

3　 历史地图本体构建及知识关联

3. 1　 历史地图本体构建

本体是对某一领域内概念类及类之间关系的形式化表示。 通过历史地图资源语义组织的本体模

型,使数据的组织形式由粗粒度转变为细粒度,解决历史地图领域知识碎片化、非结构化以及语义化

等问题。 CIDOC
 

CRM 概念模型声明了 81 个类和 160 个属性,可实现不同来源信息之间的交换和整

合,集中应用于文化遗产领域的本体构建、语义揭示、语义融合等方面[36-39] 。
为了进一步将提取得到的概念与关系形成知识网络,本文参考 CIDOC

 

CRM 概念模型,结合上文

获得的概念识别结果,设计了历史地图资源语义组织的本体类及其对象属性与数据属性,如图 3 所

示。 其中,类包括“时间”“空间”“元素”“事件”“参与者”“类型”,分别源于 CIDOC
 

CRM 概念模型中

的 E52
 

Time
 

Span、E53
 

Place、E70
 

Thing、E5
 

Event、E39
 

Actor、E54
 

Dimension。 根据历史地图的形态知

识与内容知识,顶层概念类可细分诸多二级。 历史地图本体的对象属性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来自

CIDOC
 

CRM 概念模型,如所属……类型、绘制时间、出版时间、修订时间、有图例、使用……地形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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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所属……类别等;另一部分来自历史地图的语义依存关系的抽取结果,如有文本、有附图、有注

记、有颜色、所属……性质、使用……投影等(见表 5)。 历史地图本体在参考 CIDOC
 

CRM 概念模型的

基础上,结合描述类的基本特征信息,定义其数据属性。 例如,“时间”数据属性包括朝代、年份、时
期;“参与者”中的人物数据属性包括姓名、职业、职务、贡献。

owl: Thing owl: topObjectProperty owl: topData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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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历史地图本体的概念类、对象属性与数据属性

表 5　 历史地图本体对象属性

参考对象属性 本文对象属性 定义域 值　 域

CIDOC
CRM 模型

P2
 

has
 

type 所属……类型 领域地图 类型

P4
 

has
 

time-span 绘制 / 出版 / 修订时间 领域地图 时间

P5
 

consists
 

of 有图例 领域地图 元素

P32
 

used
 

general
 

technique 使用……地形表示 / 投影 领域地图 类型

P41
 

classified 所属……类别 领域地图 类型

P147
 

curated 收藏 领域地图 参与者

历史地图

关系抽取

说明 有文本 领域地图 元素

附图 有附图 领域地图 元素

注明;标明 有注记 领域地图 元素

着色 有颜色 空间 元素

是;属于 所属……性质 领域地图 类型

使用 使用……投影 领域地图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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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历史地图知识关联

(1)两种知识关联路径

历史地图的知识关联路径可分为内部知识关联路径和外部知识关联路径。 内部知识关联路径指

发生在单幅历史地图中的知识关联,是将历史地图内各种符号表征的信息表示成显性知识并实现关

联的过程,具体包括单幅历史地图中空间、图例、颜色、线画、注记等元素之间所表达的地理位置、空间

关系、行政划分等内容。 这些关联信息独立于其他历史地图而存在。 外部知识关联路径指发生在历

史地图之间的知识关联,是将每幅历史地图看作一个信息集合,并将各个信息集合再次关联以获得新

知识的过程。 历史地图内外部知识关联路径相结合可以打破“信息孤岛”,是历史地图知识关联实现

从量变到质变的基础。
(2)两种知识关联模式

为了更好地形成历史地图知识网络,本文在传统实例关联的基础上引入基于概念的知识关联方

法。 基于实例的关联是当两个实例相同或相关时则建立两者之间的关联,但当实例之间的表达方式

与语义相距较远时则较难建立关联关系。 基于概念的关联首先将具体实例进行概念识别并与本体概

念建立关联,随后基于本体关联各概念与实例,建立“实例—概念—实例”的关联关系,使关联层级更

丰富,能够满足更加复杂的知识发现需求。 若实例 1 与实例 2 之间由于表达差异无法直接产生基于

实例的关联时,二者可通过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关联路径。 基于实例的关联和基于概念的关联的

结合可以实现多角度、多层次的知识关联。 “多角度”即实例之间存在的多种关联,是横向的关联;
“多层次”即概念之间的上下位关系,是纵向的关联。 此外,在知识关联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知识,新的

语义关系将作为新的知识增加到历史地图的知识库中以实现语义增强,形成迭代更新机制,实现从历

史地图的知识发现到知识涌现。

4　 讨论与结论

本文围绕历史地图的知识描述需求和知识服务需求,建立了以知识表示和知识关联为路径的历

史地图知识组织框架。 知识表示是将单幅历史地图的抽象信息转换为知识单元的过程,具体包括历

史地图文本化、概念识别以及本体构建环节。 知识关联强调单幅或多幅历史地图共同呈现的综合知

识,具体包括内部关联与外部关联两种关联路径以及基于概念与基于实例的两种关联模式。 未来将

进一步融合与历史地图相关的传统资料(如历史文献、图片、音频以及视频等)与新型资源(如网络资

源、口述历史、社交媒体、关联数据、知识图谱、VR 等) [40] ,通过多模态知识关联实现历史地图内容的

全面揭示和分析,以提供更加立体化、个性化、智能化的历史地图知识服务。
在新文科建设与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图情档学科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图情档学科本身是

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我国图情档学科应当面向领域前沿最迫切、最重要、最具价值的研究课题,大
力投入学术与人才资源,在保障学科学术价值的同时最大程度实现其实践意义[41] 。 历史地图的

知识组织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文学、文献学、目录学、图书馆学、情报

学、档案学、出版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地图的结构化、数据化、语义化研究是对图情档学科传统优

势领域的创新与延伸。 因此,对于历史地图的知识组织,需要图情档学科集中学术资源与力量,以
“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组织”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为基础,实现跨学科研究的融合创新,提高我国

图情档学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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